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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起孩子的手 带他们的心飞翔

坚守多年，张轶超的身上多了很多光环，但在旁人看来，他始终是一

个温和又务实的志愿者和老师。和农民工子女学校的一次偶遇，改变了

那里的孩子，也改变了他自己。他为农民工孩子提供免费课外教育，丰富

他们的生活，启发他们思考，更帮助他们心灵成长。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张轶超

2011年全国百名优秀志

愿者。自复旦大学哲学系硕士

毕业后，他开始在上海为农民

工子女小学支教，每周为孩子

们带去音乐等课程及活动。

2006年组建上海第一支由外

来务工人员子女组成的合唱

团“ 放牛班的孩子”，2008年

在浦东注册成立上海久牵志

愿者服务社，借用浦东救助

站，为外来娃提供免费课外教

育服务。该项目获得首届“ 青

年影响社会”上海十大公益项

目之一。

记者：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张轶超：还是不满意的。除了教

育，我还有很多兴趣爱好，比如喜欢

动植物，初中时候开始种花，大学时

种花、养蚕宝宝，但现在已经完全没

有时间来从事这类兴趣爱好了。现在

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各种事务

性的琐碎工作上，我不是特别擅长做

这类事情，做得也不是很好，特别希

望有一天能把这类工作交出去，由更

专业的人来做，我自己跟孩子们在一

块儿就行了。

记者：机构发展越来越成熟，你

还有什么担忧吗？

张轶超：现实的担忧是整个大环

境的教育，我不知道它是更开放，还

是与之相反。久牵能不能生存，其实

要看这个大环境对我们教育理念的

接受程度，而在应试教育非常强势的

今天，这一点很让我担忧。

这是一家建在国际社区里的贵

族学校，不远处有樱花树和咖啡馆，

上课时，学生各拿一台品牌各异的笔

记本电脑，每人每年的学费至少要8

万—10万。

“ 请举一个命题，这个命题永远

是对的。”张轶超开始了今天的工作，

他是这所学校里面的兼职老师，课名

是“ 关于知识的理论”，这是一门关

于思辨思维的课程。学生们的思维很

活跃，一个人刚提出一个命题，又被

另一个学生举例反驳。讨论了40分

钟，最终得到的答案是没有这样的命

题。张轶超引用了休谟的话：“ 所谓世

界，只是幻象。”

每个星期，张轶超要来上六节

课，除了在这里，他还会去浦东青年

社工协会兼职，这一切，都是为了久

牵的农民工孩子们。十多年前，还在

复旦哲学系读书的张轶超，去江湾镇

给蚕宝宝找桑叶。那时候的江湾还没

变成高档社区，一片荒芜破败中，张

轶超第一次见到了农民工子弟学校

吵闹的课堂、简陋的设备，只有极少

数的孩子在听课……他忽然想为这

些孩子做些事情。

这一次偶遇不仅改变了一些农

民工孩子的命运，也改变了张轶超这

11年来的生活。他发起了上海久牵志

愿者服务社，为10岁至16岁的在沪农

民工子女免费提供课外教育服务。音

乐课、美术课、电脑课、英语课、自然

课、科学课、电影课……11年的尝试

和运作，久牵开设了10多门课，因为

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条件限制，这些孩

子在日常教学中往往上不到这样的

课。而在久牵，来自复旦、上外等沪上

著名高校大学生组成的志愿支教团

队每天都会和孩子们见面。

和他的性格一样，张轶超用他温

和又务实的态度去做一名“ 校长”和

老师，秉承那些哲学家的教育理念，

“ 人即是目的”。他说，“ 我们不是在

办学校，更像是兴趣班。”

也许是大学里学哲学的关系，张

轶超始终给人一种很淡然的感觉。不

过，张轶超说，学哲学和他从事公益

并没有太大的启蒙关系，“ 但哲学有

一个好处，就是能够让你脱离世俗，

相对于普通人而言，你能获得一个更

自由的空间。可能普通人会为各种各

样的事情烦恼，而对学哲学的人来

说，就不太会为这样的事情烦恼，因

为好像不值得烦恼。那么你就愿意花

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一些更宏观的问

题，乃至于你愿意去致力于这些问题

的解决。”

但是，曾经还算是一个“ 仰望星

空”的志愿者，而现在不得不为机构

生存的“ 五斗米”折腰，没法不去操

心这些“ 凡夫俗子”的事情，“ 因为没

有钱，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尽管随着

久牵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机构经费比

过去充足，但作为非营利组织，情况

依然不宽裕。目前，久牵在上海3个活

动基地，150多个孩子，算上张轶超，

专职工作人员只有4个。久牵在每个

孩子身上的投入要两三千元，加上其

他费用，张轶超每年要募集50万元的

活动经费。

所以，每周和不同的企业打交

道，为机构筹资，一直是张轶超的重

中之重。“ 虽然是为钱费心思，但是感

觉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不是在为我自

己‘ 稻粱谋’，而是在为这个组织去

努力。”

接近年底了，这也是张轶超每年

最忙的时候。要筹备年底的音乐会和

感谢会，要为明年的经费找企业赞

助，也会有很多公益活动在年底邀请

他出席，还有不少企业也会邀请张轶

超和久牵的合唱团作为演出嘉宾。

“ 放牛班的孩子”，这是久牵合

唱团的名字，也是上海第一个民工子

弟合唱团的名字。灵感就是来源于那

部法国电影《 放牛班的春天》。这个

名字和那些孩子的生活贴切至

极———在大人们忙于奔命、疏于管教

的环境下，他们的生活如同“ 放羊”。

张轶超喜欢那电影，尤其打动他的是

其中的教育理念：音乐让孩子更柔

软。合唱队就这样组建起来了，和普

通的合唱队不同，张轶超挑选队员

时，更多的是看这些孩子的流动性强

不强，而非音色或天赋。

令人兴奋，也有点意外的是，

2006年，正是这支由农民工子弟组建

起来的合唱队，在久牵最艰难的时

候，竟然有机会登上了中福会少年宫

的舞台，获得了10万元的捐助并吸引

了不少志愿者。

整整11年，张轶超的坚持让越来

越多的农民工子弟看到，除了像父辈

一样打工、开小超市，他们的人生还

有另一种可能。“ 事实上，所有这些

活动，小到一本图书，大到放牛班的

孩子合唱团，都在不断提醒着我们

一个最普通不过却又被普遍漠视的

事实：这些孩子有着和城市同龄人

一样的求知欲和实现自我的梦想，

他们根本就不是被简单地同情和怜

悯的对象。”

晚上6点，是张轶超给孩子们上

课的时间。在久牵基地的门口，摆着

本学期的课程表，这是去年开始张轶

超就反复酝酿的事———为孩子们开

设两门核心课程，“ 读书课”和“ 成

长课”。在研发教案的同时，张轶超

也不忘拾起自己的老本行，给孩子们

讲讲哲学。“ 语言，是一种工具？还是

一种能力？”一个问题抛出，围坐在

一圈的孩子们开始辩论起来，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观点，也都愿意交流，丝

毫看不出和城市里的孩子们有什么

不同。“ 我们的这些课不是讲大道

理，而是让孩子直面问题，引导他们

去思考。”

“ 以前会碰到交不起学费的，会

为了孩子们去筹学费。现在基本上都

可以承担了。”张轶超说，现在外来

务工子女的生活质量和经济水平比

以往都有一些提高，已经不太碰到特

别贫穷的家庭，但又有新的问题出

现，就是成长。在孩子们还是小学生

的时候，还没有感受到自己在上海的

一个上升空间的问题，慢慢地，现在

他们长大了，就会发现自己的不同。

“ 第一，他们不能在上海中考、高考，

第二，在上海如果继续念中专和职

校，就业和发展空间是很有限的。”

一方面，这样的问题慢慢呈现，另一

方面，到了初三这样的年纪，又是孩

子们的叛逆期，又有外部的限制，就

会有挺多限制的。

所以，张轶超说，现在是在往孩

子的成长和职业发展上下工夫。

“ 这学期，新开了职业指导课，例如

烹饪、美容、广告等，请各行各业比

较资深的人士，两周一次，来到教学

点给孩子们讲这些行业的特点，发展

空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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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首席记者 贺佳颖 摄

当孩子把

你当成一个玩

具的时候，你才

成为一名真正

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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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轶超在久牵基地给孩子们上哲学课。


